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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迅
講
過
一
個
笑
話
：
主
人
喜
得
貴
子
。
有
人
說
﹁這
個
孩
子
以
後
會
當
大
官
﹂
，
主
人
很

高
興
，
重
賞
了
這
個
人
。
另
外
一
個
人
卻
說
﹁這
個
孩
子
遲
早
是
要
死
的
﹂
，
主
人
非
常
生
氣
，

把
他
逐
出
了
家
門
。

誰
的
預
言
最
靠
譜
？
自
然
是
後
者
。
從
時
間
的
角
度
去
考
量
，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
最
後
的
勝

利
者
肯
定
是
時
間
。
誰
也
無
法
與
時
間
去
較
勁
，
無
論
你
是
尊
者
，
還
是
卑
者
，
無
論
你
富
可
敵

國
，
還
是
收
入
微
薄
…
…
逝
者
如
斯
夫
，
不
管
你
愛
它
，
還
是
恨
它
，
時
間
流
逝
，
一
切
永
遠
行

走
在
消
逝
中
，
它
留
給
所
有
生
命
的
，
只
是
有
一
種
歸
宿
：
走
向
黑
暗
。

真
理
總
是
非
常
醜
陋
，
甚
至
赤
身
裸
體
，
讓
人
覺
得
難
受
。
而
謊
言
總
是

打
扮
得
漂
漂
亮
亮
的
，
受
到
大
家
的
歡
迎
。
日
子
如
東
流
之
水
，
再
無
西
歸
的

可
能
。
生
命
如
春
花
，
一
場
夜
雨
，
枯
黃
的
葉
子
會
生
機
盎
然
；
可
逝
去
了
的

時
間
，
即
便
夜
夜
大
雨
，
也
逃
不
了
斑
駁
滄
桑
。

時
間
易
逝
，
歲
月
催
老
。
時
間
一
件
件
地
抽
走
了
你
的
所
愛
：
你
看
着
長

輩
們
一
個
個
地
離
我
而
去
，
他
們
或
遭
變
故
或
罹
絕
症
；
你
的
朋
友
青
春
勃
發

，
但
面
對
真
實
的
社
會
，
卻
被
生
活
壓
垮
，
頹
廢
了
…
…
你
就
站
在
旁
邊
，
看

着
他
們
滑
入
深
淵
，
你
無
法
去
阻
擋
，
無
能
為
力
。

在
時
間
面
前
，
如
果
你
覺
得
這
個
世
界
上
什
麼
都
不
可
能
了
，
不
可
能
改

變
什
麼
，
自
己
也
不
想
改
變
什
麼
。
如
果
這
樣
，
那
這
是
人
生
最
大
的
悲
哀
。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
人
為
什
麼
有
意
義
？
為
什
麼
有
能
力
去
愛
人
？
他
的
愛

，
如
果
不
融
入
更
高
的
愛
，
就
永
遠
走
不
出
時
間
的
魔
咒
，
要
麼
頹
廢
，
要
麼

窮
奢
享
受
。
人
與
人
最
大
的
區
別
在
於
對
屬
於
自
己
時
間

的
利
用
，
如
果
你
覺
得
屬
於
自
己
的
時
間
可
以
做
點
什
麼

，
可
以
改
變
一
些
什
麼
，
你
的
人
生
就
有
了
意
義
。

元
代
的
大
畫
家
黃
公
望
，
早
年
醉
心
仕
途
，
直
到
中

年
做
了
一
個
小
官
，
卻
因
上
司
貪
污
連
累
入
獄
，
差
點
丟

了
性
命
。
出
獄
後
自
暴
自
棄
，
終
日
飲
酒
為
樂
。
直
到
晚

年
才
幡
然
而
悟
。
他
把
一
切
功
利
都
放
下
了
，
垂
暮
之
年

在
富
春
江
邊
畫
下
了
《
富
春
山
居
圖
》
，
不
久
便
去
世
了
。
黃
公
望
終
於
抓
住

了
屬
於
自
己
的
時
間
尾
巴
，
給
後
人
留
下
了
﹁天
下
山
水
第
一
神
品
﹂
。
當
世

人
都
在
為
兩
岸
《
富
春
山
居
圖
》
合
璧
賦
予
諸
多
﹁意
義
﹂
時
，
很
少
有
人
看

到
黃
公
望
的
晚
境
之
作
，
那
﹁最
後
幾
筆
﹂
的
人
生
光
彩
。
這
幅
畫
，
即
便
是

一
個
不
懂
畫
的
人
，
觀
之
也
會
讓
人
覺
得
平
靜
祥
和
，
讓
後
人
從
這
幅
畫
作
享

受
到
了
生
命
輕
鬆
和
愉
悅
。

人
生
歸
﹁零
﹂
的
論
斷
，
對
於
貪
心
熾
旺
的
人
，
反
而
會
助
燃
他
們
心
中

熊
熊
燃
燒
的
慾
火
，
就
像
柳
宗
元
筆
下
的
那
種
蟲
子
，
貪
婪
地
把
途
中
所
看
到

的
一
切
，
不
斷
背
在
自
己
的
身
上
，
終
於
被
壓
在
了
泥
淖
之
中
。
而
對
於
一
個

參
破
人
生
的
人
來
說
，
他
知
道
屬
於
自
己
的
時
間
並
不
多
，
只
有
輕
裝
上
陣
，
才
能
最
快
地
抵
達

終
點
，
就
像
滑
翔
運
動
，
需
要
奔
跑
，
然
後
拋
掉
身
上
無
益
的
重
量
，
才
能
飛
得
更
高
。

人
生
就
像
是
在
規
定
時
間
內
一
次
創
作
。
十
六
世
紀
意
大
利
著
名
雕
塑
家
米
開
朗
基
羅
在
回

答
﹁什
麼
是
雕
塑
﹂
時
說
：
﹁雕
塑
就
是
把
多
餘
的
石
頭
敲
掉
。
﹂
對
於
一
個
人
的
一
生
而
言
，

就
是
在
規
定
的
時
間
內
，
敲
掉
了
多
少
多
餘
的
石
頭
。
有
的
人
在
短
短
的
時
間
內
就
完
成
了
一
件

美
妙
的
作
品
，
而
有
的
人
，
用
完
了
所
有
時
間
，
擺
在
面
前
的
還
是
一
塊
頑
石
。

上周末是我們村的 「射手
節」，和往年一樣，村裡的射
手協會從節前的一個多星期就
開始忙乎──在村前村後都豎
上顯眼的布告牌、在村裡的主
要街道上方掛滿綠白相間的小

三角旗，節日的日程安排也及時地傳到了每個人手
裡。我們的鄰居很多是射手協會的成員，他們也早
就把放了一年的制服拿出來洗涮晾曬，頗有整裝待
發的架勢。

「射手節」在德國有很長的歷史。早在中世紀
的時候，不少城市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組成了類
似民兵組織的協會，這就是 「Schützenverein」
（射手協會）的前身。本來Schützen是保衛的意思
，後來慢慢變成了 「射擊」的同義詞。不過，這裡
用來射擊的，不僅是槍枝，還包括弓箭；目標也不
只有槍靶，還有色彩鮮艷的木鳥（ 「射鳥」）等。
現在的射手協會已不再是武裝組織，許多地方仍保
留這一協會，是為了保存傳統和文化，同時也是為
了增進當地人之間的聯繫與友誼。每個地方的射手
協會都有自己的制服、會徽和代表色，其成員除了
進行定期的訓練和比賽之外，一年一度的射手節是
射手協會每年都要舉辦的最重要的活動。

星期六那天剛吃過午飯，就聽到遠遠有鼓樂聲
傳來，我知道是射手協會的行進隊伍快要走過來了
，孩子們也興奮起來，要求到路邊去等隊伍的到來
。這遊行隊伍並不只是由本村的射手協會及其鼓樂
隊組成，附近各村的協會也應邀前來，打着各自的

大旗，浩浩蕩蕩地踏着進行曲的節奏穿街走巷，到了集結地，各
隊都要士兵似的立正站好，由領隊清點人數，然後向 「長官」大
聲報到。每次看到這一幕，我都會有看到一大群成年人一本正經
地過家家的感覺。

我們村射手協會的制服是深綠色的呢子制服，黑領帶，不少
人的制服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勳章，勳章的數量越多，說明此人
的槍法越好，在協會裡也越德高望重。射手節上最重要內容是評
出本年度的 「槍王」。這可不是一般的榮譽。過去， 「槍王」可
以一舉得到很多的特權，譬如免稅一年或是與自己心儀的女孩結
婚等，現在的槍王雖然免不了稅了，但還是會被皇帝般地前呼後
擁。

當然，射擊並不是射手節的唯一內容。如今的射手節已成為
了一個老少皆宜的全民性盛會，我們村的廣場上，擠擠挨挨着許
多個賣各種小吃和糖果的攤位，還有轉馬、碰碰車以及抽獎、打
罐等供小孩玩的遊樂項目，青少年則可以參加弓箭與飛鏢比賽。
我們每年都去湊湊熱鬧，但從沒想到過打槍。今年不知怎的，我
忽然想起了自己在中國上大學的時候，曾經在軍訓中打過真槍的
光榮歷史，於是去買了六張靶紙，躍躍欲試。

這還是我頭一次走進協會的射擊場，那場子很大，分幾個不
同的靶區，我是非會員， 「業餘射手」，所以被帶進了最後面的
一個靶場，有一個女會員專門給我做指導。她給我講了一些要領
，我試了試，發現這槍和我在中國打過的連準星都不一樣，不過
沒關係，兩發子彈過後，我就打了個十環，她看着飛回來的靶紙
，對我說： 「就衝這一槍你就可以有加入協會的資格了！」我趕
緊謙虛一下： 「哪裡哪裡，瞎雞還能碰上一穀粒呢！」沒成想第
三張靶紙剛裝上，我就又打了一個十環，這下她越發吃驚了，對
我說： 「你很可能會得獎！」我也樂了，打完出來之後趕快向我
丈夫炫耀。他沒忘了打趣我： 「得獎倒是不錯，至於入會嘛……
你想咱們村突然冒出來一個穿着綠制服的中國人，呵呵，那你可
就是一景啦！」

我想想也是，偶爾打打槍應該蠻不錯的，但我可不想當 「風
景」。不過，頒獎那天我一定是會去的。

荷花是我國的名
花，不僅栽培歷史悠
久，而且在聯苑中有
不少對聯與荷花有關
，在這夏天賞荷時節
，倘能品味一下與荷
花有關的對聯，則更

添賞荷的情趣。
明代唐伯虎一天到一寺廟遊玩，長老

請唐伯虎在一幅和尚畫的 「出水芙蓉圖」
上題字，唐伯虎不禁脫口吟出一上聯：
「畫上荷花和尚畫」，但苦思不得下聯。

直到清代，蜀中才子李調元才續了唐伯虎
的下聯，下聯云： 「書臨漢帖翰林書」。
此聯為回文聯，上聯的 「和尚」與 「荷」
、 「上」諧音；下聯的 「翰林」與 「漢」
、 「臨」諧音，聯語運用了諧音的技巧，
上、下聯順念倒讀皆成句，別有情趣。

明代進士程敏政，才思敏捷。當朝宰
相喜其才華，欲將女許之。一天，宰相借
機出句以試其才華，上聯曰： 「因荷而得
藕？」程敏政應聲續了下聯： 「有杏不須
梅。」宰相聽後甚為高興。原來，宰相出
的上聯意在言此喻彼，即 「因何而得偶？
」程敏政續的下聯語帶雙關，正合宰相之
意，即 「有幸不須媒。」縱觀此聯，構思

奇妙，饒有情趣。
明朝萬曆進士熊廷弼少時聰明伶俐，才華出眾。一天

，其父出一上聯讓其續下聯，上聯曰： 「雪壓竹枝頭點地
。」熊廷弼不假思索地吟道： 「風吹荷葉背朝天。」平淡
之景，經神來之筆點化，將 「竹枝」、 「荷葉」擬人化，
一個 「點頭地」，一個 「背朝天」，貼切生動，意趣橫生
，過目難忘。

明代祝允明和唐伯虎常作對互娛。一年夏天，祝允明
偕唐伯虎路過一荷塘，唐伯虎觸景生情，脫口吟道： 「池
中荷葉魚兒傘。」祝允明隨即吟出下聯： 「樑上蛛絲燕子
簾。」話音一落，兩人不禁相視而笑。上下聯脫口而來，
不露刀痕斧迹，聯語幽默自然，妙趣橫生。

清代安徽桐城才子張英，官至禮部尚書。一天，張英
微服出訪時路遇一村姑，那村姑吟出一上聯： 「紅荷花，
白荷花，何荷花好？」向張英討教下聯，但張英一時不知
所措，便悶悶不樂打道回府。後來，府中一聰穎的女婢為
張英續了下聯，下聯云： 「黑葚子，赤葚子，甚葚子甜？
」細品上下聯，上聯出得妙，下聯對得巧，可謂對仗工整
，天衣無縫，令人叫絕。

從前，一姓葉的秀才，結交了當地寺院裡一姓何的長
老，兩人時常吟詩作對。一天，秀才看到荷塘裡的蓮荷已
結出蓮子，不禁以景得句，吟道： 「蓮子已成荷長老」。
此時，長老即興續了下聯： 「梨花未放葉先生」。上下聯
信手拈來，自然貼切，不見雕琢之痕，足見兩人出手不凡
。民間流傳一聯： 「鶯入榴花，似火煉黃金數點；鷺棲荷
葉，如盤堆白玉一團。」上下聯即物寫景， 「黃鶯」落入
火紅似的 「榴花」叢中， 「白鷺」棲在盤子般的綠色 「荷
葉」之上，形色兼備，宛若兩幅色彩明快的花鳥畫，給人
以無限美的享受。

有人撰就一聯： 「藕入泥中，玉管通地裡；荷出水面
，朱筆點天紋。」聯中巧用比喻，將上聯中的 「藕」喻為
「玉管」、下聯中的 「荷」比為 「朱筆」，妙趣橫生。更

妙的是上聯中 「地裡」諧音 「地理」，下聯中 「天紋」諧
音 「天文」，從而妙成 「地理」對 「天文」，可謂構思巧
妙，獨出心裁。

楊
天
成
是
香
港
流
行
小
說
的
多
產
作
家
，
據
我
手
邊
的
一
份
書
目
，
單

是
一
九
五
○
年
代
的
﹁三
毫
子
小
說
﹂
，
即
有
《
生
死
戀
》
、
《
鄰
家
女
》

、
《
紫
丁
香
》
、
《
淚
灑
情
天
》
、
《
歡
喜
寃
家
》
、
《
自
作
多
情
》
…
…

等
近
二
十
種
。
後
來
我
在
《
日
落
正
黃
昏
》
（
香
港
金
剛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六
）
後
的
廣
告
頁
中
，
又
見
三
十
餘
種
。
至
於
沒
收
進
這
兩
份
資
料
中
的
，

我
也
見
過
不
少
。
楊
天
成
從
一
九
四
九
年
抵
港
，
到
一
九
六
九
年
去
世
的
二

十
年
間
，
究
竟
出
過
多
少
種
書
，
實
在
難
以
計
算
。

楊
天
成
的
小
說
因
比
較
通
俗
，
內
容
貼
近
普
羅
大
眾
的
生
活
環
境
，
且
帶
﹁鹹
味
﹂
而
極
受

小
市
民
歡
迎
，
除
了
銷
量
大
，
還
受
影
業
公
司
青
睞
，
拍
過
電
影
的
即
有
《
難
兄
難
弟
》
、
《
歡

喜
寃
家
》
、
《
一
后
三
王
》
…
…
等
多
種
，
有
時
還
親
自
登
台
客
串
。
不
過
，
即
使
他
受
歡
迎
，

書
多
，
印
量
大
，
但
近
年
坊
間
楊
天
成
的
舊
書
卻
少
之
又
少
，
成
了
拍
賣
市
場
上
的
天
之
驕
子
，

代
表
作
全
套
三
十
冊
的
《
二
世
祖
手
記
》
，
拍
出
價
為
六
千
元
，
即
是
平
均
二
百
一
本
。
單
本
的

小
說
更
厲
害
，
多
為
三
百
元
左
右
，
每
次
出
現
均
見
升
值
。
流
行
書
何
以
會
少
見
？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後
來
有
楊
天
成
的
資
深
讀
者
告
訴
我
，
正
因
為
他
書
中
的
﹁鹹
味
﹂
，
讀
者
們
多
不
想
別
人

知
道
他
讀
這
類
書
，
讀
完
即
棄
，
全
到
堆
填
區
去
了
。
雖
然
楊
天
成
水
平
不
高
，
但
他
擁
有
大
量

讀
者
，
在
研
究
通
俗
流
行
小
說
時
，
絕
對
不
能
遺
漏
他
。

足足三十五年過去，一個
細節嵌在心上。 「好笑！林老
師和大家坐在一起開會，討論
中央文件。有人從文件裡的簡
體字 『于』說到繁體字。被同
事們稱為才子的林老師，伸出

右手食指，在大腿上寫，吶，這是繁體字 『於』。他
寫完一個無形的字，便用手使勁擦，然後寫另一個字
。我看到了，便問林老師，褲子上乾乾淨淨的，幹嗎
擦來擦去？林老師呵呵笑着，說， 『慣了，把大腿當
成黑板，不擦乾淨不好寫。』」我笑得肚子發疼。同
事們沒笑，也難怪，他們和林老師共事多年。我卻是
第一次見到。林老師對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改

不了，吃粉筆灰吃出來的毛病』。」
說出這一教壇軼事的，是一位姓伍的女老師，四

鄉公認的美人，其時才三十出頭。她和我在同一所鄉
村小學任教，開會時，當笑話向大家說出來。我從此
常常回味，覺得沒有哪個細節，比它更傳神地表現小
學教師的職業特徵──他在黑板上寫字寫了這麼多年
，頑強的習慣使他即便在 「書空」時，也要揚起無形
的 「粉筆刷」抹了又抹。他早年讀師範，畢業後成為
公辦教師，在小學教六年級語文，算是一方權威。

我離開鄉村學校這麼多個寒暑，但和林老師並沒
斷絕往來。他二十多年前移民三藩市後，和我偶然通
電話，有時很勤，焦點是央求我推薦他到報社去當美
術編輯， 「你不是不知道，我除了粉筆，畫筆也拿得

起，這麼大的報紙，插圖花邊什麼的，總要人畫吧？
」我有時虛以委蛇，有時直言以告：小報請不起沒法
一身兼得翻譯、編輯、排版和校對四職的人，你還是
去唐人街餐館看有沒有請洗碗的吧！他憤憤不平，為
偌大新大陸，容不下他而抗議。

直到最近，我還在一份自費出版的校友刊物上，
看到他的書法。前些天，在唐人街經過，他在路旁和
人閒聊，看到我，殷勤問候。他早已過了七十歲，遠
離職場。頭髮不多，白如冬日蘆葦。我一直沒機會查
證，這麼多年過去，他在膝蓋上以手指寫虛擬的字時
，還會不會用手抹掉。而當年把這一細節公布出來時
，笑成雨中海棠的美麗女老師，早已遲暮。人間，也
許除了我，沒有誰記得林老師這一可愛的小動作。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洛杉磯，
朋友開車帶我出去玩，回來的時
候已經是晚上了。在高速上行駛
，可以看見前面的車紅紅的尾燈
，像兔子眼睛一樣，不停地眨着
眼睛，又像一盞盞漂浮的紅燈籠

，而迎面過來的汽車則都亮着車頭大燈，明晃晃的，
就像好萊塢的那些大牌演員都擁到了路上一樣，星光
閃爍，耀人眼目。

可是，我們卻迷路了。
去過洛杉磯的人都知道，除了市中心那幾座煙囪

一樣的高樓外，整個洛杉磯都是那種趴在地上的大大
的平房和兩三層高的樓房，即使在白天，在那些千篇
一律的街道中穿行，也都常常容易迷路，更不要說是
在晚上了。所以，當我們繞着十號公路上上下下轉了
幾個來回後，朋友終於意識到我們一直在同一個街區
兜圈子。他把車停在路邊，然後打開車頂燈，從我面
前的儲物櫃裡，用力拿出了一本地圖來。說 「用力」
可一點也不誇張，因為這本十六開大小的洛杉磯的地
圖足有半尺厚，他拿在手裡就像捧着兩塊重重的磚頭
。而且，他一邊翻地圖，一邊還似乎意猶未盡，過了
一會，他又拿出一個指南針在手裡搖了起來，以確定
我們現在的位置。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陣勢，忍不
住笑出了聲來。還好，他並沒有受到我的干擾，折騰
了一會後，終於找到了我們所處的方位。然後，我們

重上十號公路，從另一個出口下來後又穿過幾個街區
，才找到了我們要去的地方。而這次有驚無險的經歷
給剛到美國的我上了生動的一課，所以，當後來我拿
到駕照開始獨自駕車出遊之前，我都事先到AAA公司
的門店去拿免費地圖，以備不時之需。而從此我也養
成了個習慣，不管到那裡，也不管去沒去過，第一件
事就是先買張地圖。今年上半年，我去了幾次北京，
幾乎每一次，我都會買張北京地圖，以至於家裡現在
有好幾張北京地圖。似乎，到什麼地方，有張地圖在
手上，總是要放心點。

上個星期，我到廈門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像現
在的大多數的學術會議一樣，這次會議基本上也枯燥
乏味，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正式會議結束後，大會主
辦方組織大家去看土樓，可我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去
過，而且，他們的收費居然比旅行社的收費還要高一
倍，所以我就放棄了。因為是第一次來廈門，鼓浪嶼
是我一直想去而沒有去過的地方，因此，第二天，在
別人去土樓的時候，我一個人乘輪渡去了鼓浪嶼。

因為早就聽說鼓浪嶼是個沒有汽車的地方，為了
在步行的同時不落下重要的景點，我一下輪渡就買了
一張手繪的鼓浪嶼步行地圖。不知道是因為天氣好還
是星期天的緣故，鼓浪嶼上似乎到處都是人，我按那
張地圖上的標誌，開始沿着上面提供的路線往前走。
從紅磚和柱廊構成的英國領事館，到林巧稚的墓地，
再到菽莊花園，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擠滿了遊客。而且

，我忽然注意到，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拿着一份地圖，
尤其是不少地圖都與我的那份一樣，號稱鼓浪嶼步行
聖經的手繪地圖。

我決定不再 「按圖索驥」，逕直往海邊走去，然
後，隨便在路邊的石階上坐了下來。面前就是大海，
還有溫暖的陽光，我終於放鬆了下來，覺得自己是在
度假，而不是在繼續開昨天那場冗長的其實並無多大
意義的學術會議。

依然不斷有各種各樣的遊客拿着各種各樣的地圖
從我面前走過。突然，一個小夥子在我跟前停了下來
，他很客氣地問我能否把我攤在腿上的地圖給他看一
眼，因為他想知道自己現在在哪裡，附近又有什麼景
點。我把地圖遞給了他，並且爽快地告訴他，這張地
圖可以送給他。他很驚訝，以為我是在開玩笑。我笑
着對他點了點頭，對他說，我已經逛完了，不需要地
圖了。他點了點頭，表示理解，然後開心的拿着地圖
離開了。

其實，我覺得自己今天的遊程還沒開始呢。把手
裡剩下的礦泉水喝完後，我下意識地從石階上站了起
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塵，開始漫無目的在鼓浪嶼閒
逛了起來。

當我走在一條寧靜的街道上的時候，我忽然無意
中回憶起來，那個向我借地圖看的小夥子比我年輕好
多。我就想，也許，在年輕的時候，我們都很想知道
未來要走的路是什麼樣子，可到了中年以後，大約就
像我現在一樣，不想，或者不願意知道以後的路會是
什麼樣的。只希望能夠邊走邊看，只希望有些意外的
驚喜來到眼前吧。再或者，有時候我們需要地圖，需
要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又將走向何方。而有的時候，
我們又希望忘記自己身在何方，又將走向哪裡。當然
，在這個時候，地圖也就成了多餘的東西。

時
隔
幾
年
，
為
參
加
陽
光
論
壇
，
又
一
次
來
到
哈
爾
濱
，
發
現

這
個
城
市
發
生
了
很
大
變
化
。
高
樓
拔
地
而
起
，
市
區
車
水
馬
龍
，

地
鐵
正
在
興
建
，
年
內
可
以
通
車
。
利
用
論
壇
的
間
隙
，
遊
覽
了
幾

個
地
方
，
印
象
更
為
深
刻
。

太
陽
島
是
哈
爾
濱
的
一
大
景
觀
，
二
十
多
年
前
，
鄭
緒
蘭
一
曲

《
在
太
陽
島
上
》
，
不
僅
唱
紅
了
她
自
己
，
也
唱
紅
了
太
陽
島
。
但

幾
年
前
去
哈
爾
濱
，
隔
着
松
花
江
眺
望
，
太
陽
島
多
少
還
給
人
以
荒

蕪
的
感
覺
，
而
這
次
去
就
大
變
了
樣
。
據
說
近
幾
年
政
府
調
撥
巨
資

，
動
用
各
方
力
量
，
把
三
十
八
平
方
公
里
的
太
陽
島
，
建
成
為
一
個

集
遊
覽
、
休
閒
、
娛
樂
於
一
身
的
大
公
園
。
入
口
由
幾
座
並
排
的
大

理
石
拱
門
組
成
，
中
間
一
塊
巨
石
上
鏤
刻
着
《
太
陽
島
》
三
個
大
字

，
凸
顯
古
老
的
民
族
特
色
，
又
具
哈
市
傳
統
的
歐
式
風
格
。
進
入
公

園
，
寬
闊
的
草
坪
，
巨
大
的
樹
雕
，
碧
綠
的
湖
水
，
頃
刻
展
現
在
遊

客
面
前
，
顯
示
無
限
的
誘
惑
。
這
裡
有
十
幾
個
景
點
，
包
括
水
閣
雲

天
、
清
泉
瀑
布
、
愛
情
畫
廊
、
松
鼠
島
、
冰
雪
雕
刻
等
，
體
力
好
可

徒
步
遊
覽
，
體
力
差
可
乘
坐
遊
覽
車
中
途
下
車
觀
賞
。
這
天
遊
客
已

熙
熙
攘
攘
，
但
據
說
進
入
七
月
避
暑
季
節
，
遊
客
蜂

擁
而
至
，
太
陽
島
將
出
現
人
潮
。

東
北
虎
園
林
也
是
一
個
頗
值
得
觀
賞
的
景
點
，

它
位
於
遠
離
哈
市
中
心
幾
十
公
里
的
郊
區
，
實
際
是

東
北
虎
繁
殖
基
地
，
也
是
一
個
林
草
茂
密
的
野
生
動

物
園
。據

說
虎
園
中
飼
養
着
種
虎
、
成
虎
、
仔
虎
以
及

白
虎
、
非
洲
虎
等
共
九
百
多
隻
。
到
達
後
換
乘
鐵
籠

參
觀
車
進
入
現
場
，
每
經
過
一
個
區
，
都
要
通
過
一

個
自
動
開
關
的
高
大
鐵
柵
欄
門
，
管
理
十
分
嚴
密
。

我
們
瞪
大
眼
睛
，
等
待
着
老
虎
的
出
現
。
正
這
時
，

一
輛
越
野
車
開
來
，
停
在
雜
草

叢
生
的
平
台
旁
，
稍
後
汽
車
高

聲
鳴
起
喇
叭
，
多
隻
猛
虎
聞
聲

從
四
面
八
方
奔
跑
而
至
，
當
它

們
看
到
平
台
上
的
野
雞
時
，
不

顧
一
切
地
躍
上
撲
捉
，
這
難
得

的
一
幕
很
快
進
入
參
觀
者
的
鏡

頭
。
我
們
還
參
觀
了
種
虎
區
，
這
裡
的
老
虎
體
大
碩

壯
，
估
計
每
隻
超
過
五
百
公
斤
；
進
入
仔
虎
區
，
看

到
的
則
是
體
態
嬌
小
可
愛
的
幼
虎
，
或
爬
在
草
叢
中

休
息
，
或
成
群
結
隊
走
動
。
最
引
人
入
勝
的
是
，
參

觀
車
經
過
時
，
多
隻
老
虎
爭
先
來
到
車
邊
，
前
爪
抬

起
抓
住
籠
子
，
張
開
血
口
，
露
出
利
牙
，
不
停
地
吼

叫
，
聲
音
嚇
人
。
老
虎
不
愧
為
獸
中
之
王
。

要
說
記
憶
深
刻
的
還
是
漫
步
哈
市
中
央
大
街
。

這
條
步
行
街
是
沙
俄
時
代
俄
羅
斯
人
所
建
，
距
今
已

有
上
百
年
歷
史
。
地
面
用
石
頭
鋪
就
，
稍
有
凹
凸
不
平
，
但
十
分
堅

固
，
很
具
特
色
。
街
道
兩
側
的
建
築
，
多
為
古
老
的
俄
式
風
格
，
圓

圓
尖
頂
，
牆
面
雕
花
，
或
高
或
低
，
錯
落
有
致
。
雖
夜
晚
十
時
已
過

，
遊
客
仍
絡
繹
不
絕
。
哈
市
青
年
穿
戴
新
潮
，
特
別
是
女
性
，
髮
式

時
髦
，
超
短
裙
、
短
褲
比
比
皆
是
。
在
人
流
中
穿
行
，
我
們
不
久
來

到
﹁肖
像
畫
廊
﹂
，
只
見
幾
位
畫
師
坐
成
一
排
，
每
人
前
面
一
把
椅

子
，
等
待
顧
客
前
來
。
我
們
剛
站
穩
腳
跟
，
就
見
一
位
打
扮
入
時
的

女
孩
坐
到
一
把
椅
子
上
，
不
用
交
談
，
畫
師
已
經
拿
起
筆
做
畫
。
二

十
分
鐘
後
，
一
張
栩
栩
如
生
的
畫
像
，
便
拿
到
女
孩
手
中
。
又
往
前

走
，
來
到
﹁馬
迭
爾
﹂
冷
飲
專
賣
店
，
據
當
地
人
介
紹
，
﹁馬
迭
爾

﹂
冰
棍
是
中
央
大
街
的
最
高
檔
次
，
不
品
嘗
它
等
於
沒
來
過
中
央
大

街
。

說
着
冰
棍
已
送
到
我
們
面
前
，
有
巧
克
力
的
，
有
奶
油
的
，
樣

子
與
普
通
冰
棍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但
我
們
品
嘗
後
方
知
，
無
論
味
道

、
工
藝
，
果
然
不
俗
。
據
說
﹁馬
迭
爾
﹂
是
俄
國
人
的
名
字
，
最
初

他
來
到
哈
市
開
了
酒
店
，
後
來
出
名
的
卻
是
以
他
的
名
字
冠
名
的
冰

棍
。
在
哈
市
只
停
留
了
兩
天
，
但
所
見
所
聞
卻
印
象
深
刻
，
揮
之
不

去
。

行走在消逝中 陸 地

楊
天
成
的
小
說

許
定
銘

德
國
的
射
手
節

林
中
洋

多餘的地圖 張 生

林
老
師

劉
荒
田

哈爾濱掠影 延 靜

荷
聯
賞
趣

繆
士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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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成著《日落正黃昏》

出水芙蓉（攝影） 普 羅


